
▲少年时期的钟宝义（左）和父亲学练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周六， 黄昏下的牛街同高楼林立的商业区相比， 颇有几分安逸。 褪去几分日光， 亮起
几家灯火， 买吃食的人熙熙攘攘， 散步的人悠然自得， 种种景象交叠成一幅“写意画”， 散
发着老北京的味道。 在一条背街的小巷里， 钟宝义租下一块空地， 收了一帮少年， 教起了
他家传的白猿通背拳。 教徒弟， 钟宝义只收些场地费， 学费分文不取； 不要弟子成群结队，
但求传人德艺双馨。 让他转变观念， “广收弟子以武盈利” 的建议， 钟宝义听了无数次，
可在他眼里， 时代变了， “习武之道” 却没变， 在“变” 中求“不变”， 对每个习武之人来
说， 可能比功夫更难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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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武最难处 方是基本功

在牛街， 提起牛街白猿通背拳， 从稚龄小童到耄
耋老人， 都会想起钟国麟、 钟宝义父子俩。 到了钟宝
义， 牛街白猿通背拳已经传到了第六代。

1954年， 钟宝义出生在牛街教子胡同。 5岁半那
年， 还没有上学的钟宝义便开始跟父亲学习白猿通背
拳。 每天早晨六点被父亲从睡梦中拎起， 开始练基本
功， 是钟宝义童年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练功夫，
打基本功是个艰苦的过程。” 那时， 为了给钟宝义的
腿筋抻开， 父亲在院子里埋一根柱子， 柱子顶上安一
个滑轮， 把钟宝义的一条腿绑在柱子上， 另一条腿用
绳子沿着滑轮往高处拽。 这个 “抻腿” 动作， 每天早
晚各一次， 每次半个小时左右， 对于钟宝义来讲， 与
上刑无异。 除了 “抻腿”， 钟国麟还会教钟宝义抖膀
子、 云手、 空手等拳法和动作， 让他在这些重复练习
的动作中找到 “手感”。

日复一日的练习， 让钟宝义失去了很多和同龄孩
子玩耍的时间。 每当练功时听到院子外面孩子们的叫
嚷声， 钟宝义都难免有些失落， 他便想了一个偷懒的
办法。 每天父亲上班前， 钟宝义都会练的很慢， 等父
亲走了， 他糊弄两下就出去玩了。 父亲每天回来第一
件事就过问练功情况， 钟宝义都说自己练的很好， 可
每次父亲都会说他如何如何偷懒， 仿佛自己根本就没
去上班， 一直在盯着他一样，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钟
宝义后来忍不住， 问了母亲才得知， 原来父亲每天临
走前都打扫一遍院子是有目的的， 他通过看地上的脚
印就能推断钟宝义练功是不是刻苦。 现在的钟宝义回
忆起当年的那些情景， 表示父亲的严格要求是有原因
的 ， 他要让钟宝义认识到习武前先学武德的根本原
则， 磨练出慈、 勇、 智、 恒的坚强意志， 希望牛街白
猿通背拳后继有人。

钟宝义九岁时， 靠着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扎实的基
本功 ， 拿了北京象形拳比赛的第一名 。 “拿到了荣
誉， 便想着去守护荣誉， 并追求更高的目标，” 钟宝
义说， “那时起我练武便更自觉了， 在态度上也不用
父亲再敦促管教了。” 那一年， 凭借优秀的表现， 钟
宝义被什刹海体校选中， 去练习长拳， 那时起， 北海
公园北门对面的空场上， 一群穿武服打把势的孩子中
间， 又多了个矫健的身影。

不管是钟宝义的家人， 还是钟宝义自己， 都让去
什刹海体校练拳的路成了一条 “苦尽甘来” 的路。 从
家去学校， 钟宝义的家人只给他一毛钱， 而一毛钱在
那时只能坐一趟车， 所以钟宝义只能跑着去学校， 练
完再坐车回来。 就这样， 钟宝义在自己的每条腿上绑
起一斤重的沙袋， 每天跑过南城大街小巷， 穿过北海
公园， 去体校练武。 在自己习武的六十余载中， 钟宝
义在父亲传授通背拳要义的基础上， 结合摔跤的一些
实战技法融入通背拳， 使通背拳形成了打中有摔、 摔
中藏打、 打摔结合的独特拳法。

无偿授武艺 慧眼识俊杰

像过去武行的老前辈一样， 带着武术传承使命的
钟宝义也从不放过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分钟， 因为可能

就在那一分钟， 他会遇到一个值得他把武术技法相传
的晚辈。 2006年8月的一个晚上， 钟宝义在去万寿公园
给武术队训练的路上， 看到有位家长在教一个6-7岁
小男孩抻筋、 踢腿。 小孩子每下动作都挺卖力， 凭着
自己多年习武和教学的经验， 钟宝义认定， 这孩子是
个练武术的好苗子 。 他走上前去 ， 问孩子的家长 ：
“你们这是在活动筋骨长大个儿？” 孩子爸爸介绍说，
他俩这是在“练武术”，他从小就喜欢武术，也让自己的
孩子练练。 “武术？ 不对吧， 我观察你根本就不会武
术， 怎么教他？ 这样不是把他给耽误了， 教坏了吗？
怎么不去找个师父学学？” “找老师学？ 那得多少钱
啊， 您可别逗了， 我们就是来北京打工的， 现在这些
学习班哪个不得每月上千啊， 我们可负担不起， 就这
么瞎练吧， 活动就比不动强。” 说完， 这位家长也不
理会钟宝义了， 在他眼里， 钟宝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
疼，上来就找师父学，“肯定得用不少钱”。 钟宝义笑着
看了看孩子说： “小朋友， 我就会武术， 我一会要去
公园里教几个孩子练武， 你要不要去看看？” 孩子一
听能看练武术， 二话不说就拽起爸爸跟着去了公园。

到了公园， 钟宝义让徒弟抻筋、 压腿、 摆腿， 然
后又各自打了一趟拳， 叫孩子和他的父亲看直了眼。
钟宝义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和白猿通背拳后， 见到 “真
功夫” 的父亲喜出望外之余， 忙小心翼翼地问钟宝义
学费多少钱。 据这位家长回忆， 当听到钟宝义说 “不
收钱” 时， 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听说
有名的师父教课不光贵， 还得有人介绍才行， 钟师父
当时对我说， 孩子是个好苗子， 一定要坚持练。” 这
位家长还说， “钟师父明确表示过节不收礼， 还督促
孩子春节也练功， 让孩子住在了他家。” 后来， 这个
叫张小醉的孩子练武能吃苦， 基本功打得扎实， 成为
了通背拳的全国第二和北京市的冠军。

“顽徒”弃手游 终成“武状元”

钟宝义不光收徒授武， 还同时在几所高校进行义
务的通背拳的普及与推广， 北京理工大学就是几所高
校之一。 2016年9月， 北京理工大学新生入学后学习通

背拳， 三个月后进度非常慢， 很多学生没了耐心。 钟
宝义向他们表示， 武术学习是要每天进行基本功的练
习的， 同时也是枯燥的。 他说： “你们现在的学习紧
张固然是一方面 ， 但更多的时间还是投入在娱乐方
面， 如果把业余时间能充分的利用起来加以练习， 功
到自然成， 可很多的学生都对电子游戏等娱乐方式无
抵抗力， 未能践行。”

这些学生中， 有一个带着一副眼镜、 长的瘦瘦弱
弱的男孩， 叫孙启闰。 只有他回去后把手机里的游戏
全部删除， 把每天业余的时间都放在了学习、 练拳上。
孙启闰的母亲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玩手游了， 对这一
突然的变化有些纳闷， 便上前询问。 在孙启闰口中，
她得知钟宝义告诉自己的孩子， “玩物丧志”， 不管是
想练好通背拳， 还是想做成另外一件事， 首先就要摒
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气， 并要有充足的时间去钻研、
练习。 刚开始， 孙启闰体质比较弱， 一趟拳打下来，
脸都是苍白的， 出拳丝毫没有力度可言， 钟宝义形容
他的力量为手无缚鸡之力， 都赶不上四年级的孩子。
孙启闰听后大感惭愧， 回去后不光扎实练基本功， 还
加强身体素质的训练， 终于经过近两年的坚持练习，
在2017年正式拜在了钟宝义的门下， 收为入室弟子。
他的荣誉， 也从2016年传统武术锦标赛第六名和2017
年的亚军， 最终一跃而成2018年的冠军。

严师有门规 武行应“打假”

钟宝义介绍， 白猿通背拳是一种技击拳种， 通过
长时间反复练习肩胛骨的开合， 达到把膀子练 “长”
的目的。 他说到一些动作要义时， 还会亲自示范， 出
拳抖腿间， 显得孔武有力， 丝毫不减当年的 “威风”。
这样一位 “威风” 的师父， 在传道过程中自然有着严
格的门规。 有纹身的不教， 作风不正的不教， 口吐脏
字的不教， 挑拨离间的不教， 不尊重师长的不教……
门规众多， 钟宝义执行起来也十分严格， 有些弟子犯
了严重的错， 或是小错屡犯不止， 被他 “逐出师门”
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钟宝义说： “我的功夫不随便教
授给别人， 求质量， 不求数量。 你光想锻炼身体还不

行， 一定是要真心热爱武术， 想要把这一门功夫发扬
光大， 并内心干净的人， 才配得上入武行。”

钟宝义坦言， 不论现在社会发展多么迅速， 自己
在武术传承上都是一个十分 “保守” 的人。 “很多连
自己功夫都没炉火纯青的人， 抓住了现在社会浮躁的
弱点， 利用网络等手段炫耀自己， 并堂而皇之地开班
收徒， 还收取天价的费用。 还有的人不仅国内弟子众
多， 还收了一大堆外国徒弟， 靠着数量来将传承一概
而论， 都是对中华武术的不尊重。” 钟宝义表示， 很
多国内弟子尚且无法领会武术要义， 教给外国人， 不
仅质量得不到保证， 还有可能造成国粹流失。 “到时
候， 外国人也会打两下子， 中国人如果不传承真正的
中华武术 ， 那就太丢人了 。” 钟宝义在举手投足间 ，
都保留着老一辈武行人对武术的一份敬畏， 他相信哪
怕只有一个值得他倾尽心血、 无私相传的继承者， 总
要比鱼龙混杂、 目的不纯的乌合之众好得多。

前段时间， 徐晓东在武坛 “打假” 的新闻闹得网
上沸沸扬扬， 使中国武术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中国武术到底是不是真的花花架子？ 那些所谓的大师
是否是真正的武学传人？ 钟宝义直言不讳地给出了自
己的见解。 “我是支持武术界 ‘打假’ 的，” 钟宝义
说， “但是大家需要发现， 徐晓东 ‘打假’ 的对象，
都是那些打着武术幌子收钱开班的 ‘大师’。 武术虽
然派别不同， 但很多动作都是相通的， 可这些人没有
任何招式， 甚至连基本功都没有， 所谓的 ‘大师’ 称
号完全是炒作。”

钟宝义介绍， 中国武术的门派之分， 是从明末清
初开始的。 那时，一些武者在战争等实践中，摸索出了
很多进攻、 防身的招式， 并逐渐形成了系统。 那时的
武术，是具有杀伤力的，讲究“一招制敌”，两人路上有
了摩擦， 切磋一下， 没准输的一方便会拜赢的一方为
师。 而现在，大家进入了文明社会，再用武术伤人，要遭
到法律的制裁， 大家不再需要武术有杀伤力的部分，
武术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经典，更多的出现在
表演中。 钟宝义表示， 即便如此， 如果用现代格斗来
对比中华武术， 也是不妥的， 中华武术只是随着时代
的变化成为了它该有的样子， 不能十分武断地说武术
就不如格斗、散打。 相反，在实践中，很多有武术功底的
人从事散打、 格斗后， 身手反应都要比常人更快。

每周五、 六的下午， 钟宝义都会在他租下的那块
空地上，等着十几个孩子来练习白猿通背拳。 看着孩子
们敏捷的身姿， 他满眼都是自己当年在院子里不断练
习的样子，如今年岁大了，他要让这套拳的根留住， 不
能散了 “魂”。 钟宝义对待弟子们可以用严厉来形容，
他说： “我十分渴望我的弟子们赶上我， 超过我， 甚
至比我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很高。 现
在武术的传承形势并不是很乐观， 大家生活在快节奏
的社会里，上班时间长，压力很大，没有几个人有时间
来学武术， 更没有几个年轻人还喜欢武术， 愿意将武
术传承下去。 即便是有， 很多家长也觉得学业更为重
要， 把武术当成了 ‘偏门’。 我只能发挥我全部的能
量， 严格要求我的每一名热爱武术的弟子， 让他们学
好武术、学会做人。 ”所以，即便是生了病，身体不适，
钟宝义一样会为人师表， 准时站在弟子面前， 从不缺
席。 在他看来，在黄昏中打白猿通背拳的这帮孩子们，
便是夕阳余辉中升起的希望———中国武行的希望。

钟宝义对徒弟练功要求十分严格 钟宝义将动作要领分解展示给徒弟 每天钟宝义总要练习基本功夫

荨青年时期的钟宝义（中）在练功

光光大大通通背背拳拳 传传习习德德为为先先
———记北京市非遗传人、市武协通背拳研究会会长钟宝义


